
■杨沐锦
这里没有都市生活的灯红酒绿，有的，只

是日复一日的规律生活；这里没有奢靡浮华的
一线品牌，有的，只是炊烟袅袅下的主妇招牌
菜；这里没有高楼大厦铸就的城市森林，有
的，只是土地间隙里偶然点缀的黄水晶一样的
房子。这里，像一个还未文明开化的土孩子，
浑身透露着质朴，黝黑的皮肤衬着洁白的牙
齿，他痴痴地笑着朝我挥手，我挥手回应，就
这样完成一次世纪会晤。

这里，山不似南方的一样清秀、葱茏，有

的是连绵不绝的低矮和厚实；这里，山间错落
的是推平的耕地和紧锣密鼓排列的矮房。

眼看着黄昏时分了，这里的人有的扛着农
具谈笑着沿着走了多年的道路回家；有的结伴
在田埂嬉闹着、行走着。瞧，那迎着黄昏独坐
在矮桥边的青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夕阳
映着他的脸，投射下来的影子拉得老长，大抵
是有了恋爱的烦恼吧。

这里的一切都对我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
让我想要了解他。我多希望能纵身一跃，跃到
他厚实的山脊上，迎着黄昏，聆听他的呓语。

山 歌

■王新卫
河水日渐清澈，天空变得湛蓝
房前屋后的柿树上，挂满红艳艳的甘甜

晒谷场上，摊开的大豆，宛如湖面
院子里外，垛起的玉米，俨然成山

就连午后的阳光，也一片金灿灿

田野里，一群大铁牛，来回地撒欢
劈波斩浪般，耕耘出黄土地上，最美的语言
一对燕子，在村子的上空盘旋
似乎在与谁约定，明年春天，不见不散

秋 收

■邢德安
看着刚刚落成的三层小楼，兰英嫂子心

里那个高兴劲儿简直没法形容。且不说那气
派的全封闭大阳台和漂亮的外飘窗，还有那
金色的琉璃瓦屋顶和腾空欲飞的龙檐，单是
比邻居的楼房高了一层就足以使她的心情有
点醉了。邻居那楼叫什么楼呀，早几年前盖
的，样式落后、木头门窗，两层合起来还不
到八米高，早过时了。而自家的新楼房，清
一色的铝合金中空玻璃门窗，并且是三层
——三层啊，什么概念？足足比他们高了一
层！这下好了，可以安心地歇歇了，再也不
用忧心邻居的房子比自家的高了，顿时觉得
心里如扫帚扫了一样的敞亮，就连那天上的
太阳也好像比往常明亮了许多。

其实，兰英嫂子是个好人，人快嘴快，
为人处世无可挑剔，唯一能让人说道的，就
是她那争强好胜的性格，逢事都要比别人作
得好一些，否则绝不罢休。

刚过门那年，生产队割麦子，一起来的
几位新媳妇都是每人每天割四趟麦子，她偏
偏硬要割五趟。虽说没有顾上吃中午饭，下
午又晚回家了好长时间，却比别人多割了整
整一趟，多挣了五个工分，一时间在生产队
引起了好大的轰动，也为此深得公婆欢心。

结婚第二年，邻家新媳妇抱出了个大胖
小子，她却极不情愿地生了个如花似玉的娇
闺女。她咽不下这口气，都是女人，人家能
生儿子我为啥就不能生？非要生一个不可！
她下定了决心，接二连三地生，最终如愿
了。当然，在那个全面实行计划生育的年
代，她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可想而知的。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兰英嫂子就
像发条上足了劲的钟表，每天都在不停地
转。种烟叶、种棉花、种西瓜，喂鸡、喂羊
又喂猪，几年下来，硬是率先把住了几辈子
的茅草房变成了四间大平房，宽敞明亮，还
能在房顶上晒粮食，让全村人好生眼气，兰
英嫂子心里也着实受用了一阵子。后来，随
着经济收入的普遍提高，村民如她家那样的
平房或者比她们家再好一点的平房多了起
来。渐渐地，她家的平房被湮没在众多的房
屋之间，不显眼了。这些变化，兰英嫂子看
在眼里，急在心里，怎奈这盖房子也不是轻
而易举的事情，那是要用金钱做后盾的，尽
管自己再争强好胜，也是要仔细权衡一番
的。况且，孩子们正在上学，不能委屈了他
们，自己的孩子将来一定要比别人家的孩子
混得有出息。再说了，隔壁邻居不也还住在
原来的老房子里吗？不用担心，至少，眼下
邻居不会超过她们，想到这里，她心里又得
到了些许安慰。

邻居家的两个孩子大小差一岁，两人一
前一后入学，从小学到高中，繁重的学费迫
使他们的父母节衣缩食，根本没有能力在房
子上和她一争高低。这一点，让兰英嫂子心
里很是如意。有一次，兰英嫂子竟然向外人
说：“一家出了两个高中生，听着怪好听，
家里弄得怪穷，到如今还住着原先的破房
子，要是赶明儿都上了大学呀，恐怕猴年马

月也难再盖起新房子了。”此话，邻家不知
是否听到，反正见面还是微微一笑，相安无
事。日子就这么一天又一天的悄然过去了，
那破房子住了一年又一年，直到某年某月的
某一天，兰英嫂子突然发现，邻居家居然毫
无先兆地把原来的老房子扒掉了，取而代之
的是一座精致的两层小楼。

这还了得？犹如平地响了一个炸雷，把
兰英嫂子震得着实不轻。若是别人家倒还好
说，可偏偏是邻居，不错，就是仅有一墙之
隔的隔壁邻居。一边是楼房，一边是平房，
低了人家一大截，这叫她情何以堪？邻居也
真是的，盖房子也不提前告知一声，虽然我
无权干涉你盖房子，但商量商量或者你等等
我总可以吧？这样搞突然袭击，也太让我没
面子了。为此，她着急上火，竟然嗓子都哑
了。不行，这个面子说啥也不能丢！

儿子倒是理解妈妈的心思，不忍拂了她
的雄心壮志，便说：“妈，您要是真想盖房
就盖吧，钱上不用您操心。”丈夫却颇有微
词，说道：“兰英哪，我看你就别再瞎折腾
了，都是六十多岁的人啦，别再像以前那样
任性了，逢事都要和别人比个高低，见不得
人家比自己好。人家买个收音机，你就买个
录音机，人家买个黑白电视机，你非要买个
彩色电视机。如今，看到人家盖了楼房，你
又咽不下气，你说你这是何苦哩！儿子以后
又不回来住，你再盖几间楼在那儿闲着，岂
不是白白浪费钱吗？再说了，如今这社会越
来越向前发展了，人们都想把日子过得更美
一些，如果你今天看到有人超越你你不服
气，明天看到仍有人超越你你更不服气，那
啥时候是个头呢？”

“那我不管，你也别和我说那么多。反
正我不能就这样窝窝囊囊地输给邻居。”兰
英嫂子仍是毫不动摇心志。

“你真是个记吃不记打的主儿，看来早
把那一盒青霉素的事儿给忘了。”丈夫说。

“你少给我提这个！”兰英嫂子对丈夫
说的这句话特别敏感。

十年前，兰英嫂子和邻居家都养猪，有
一年冬春交替季节，猪瘟大面积流行，两家
养的猪均有不同程度的死亡。兰英嫂子家共
死了五只猪，她心疼得肝肠寸断。因为，那
不仅仅是五只猪，还有消耗掉的饲料、医
药、人工和希望等，是养猪人最不愿意看到
的。正在兰英嫂子心里难受的时候，不知是
谁说隔壁邻居家的十二只小猪全部死掉了。
这对兰英嫂子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因为，在她看来，老天爷是公平的，这才叫

“有难同当”。为了证实消息的准确性，她决
定亲自一探究竟。天刚蒙蒙亮，兰英嫂子便
悄悄来到邻居家的猪圈旁，由于求证消息心
切，出门时竟鬼神差使地将一盒兽用青霉素
注射剂拿在手中。正当她伸长脖子朝着猪圈
里面观望时，冷不防听到邻居在身后说：

“兰英嫂子，这么早，你在我家猪圈外看什
么呢？”一时间，她冷汗直冒，就像是意欲
行窃的小偷刚出手就被人抓住了一样。亏得
她脑子机灵、心眼活，手里那盒青霉素也派
上了用场，她脱口说：“我听说你家的猪也
遭了病，这不，俺还剩一盒青霉素用不着，
就给你们拿过来了。俗话说，这‘远亲不如
近邻’嘛！”

邻居岂能不知道她的用心？多年邻居处
下来，他太了解兰英嫂子的性格了，只是觉
得大清早起来和她吵闹实在划不来，又加之
人家嘴上说得如此好听，便顺水推舟地说：

“那就多谢兰英嫂子了。”说罢，接过青霉素
便回屋去了。兰英嫂子也就顺坡下驴，灰溜
溜地往家走去，只是心里不是个滋味——那
一盒青霉素要十多元钱哪，就这么白白地亲
手送给了人家，这大清早，办的是啥事儿？

于是，这件事便在她心里成了一个永远
不能启齿的纠结。

丈夫最终没能说服兰英嫂子，于是，便
有了这座三层小楼。

兰
英
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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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峋呼地冲了过来，手指着毛昶熙却气得一
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韦金榜听完，虽然对朝中大臣竟然在两国谈
判时出现这样的口误感到不可思议，但他已在衙
门供事多年，十分清楚自己是没有资格对朝廷重
臣之间的事情说三道四的，因此，他只能小心翼
翼地试问：“那最后？”

左宗棠又是一声长叹：“毛昶熙误国！日本
人打上台湾了！”

韦金榜这回是真的吃惊了：“啊？”也就在同
时，他突然想起自己那个还在等着领差的表侄，
急问道：“那陈星聚的差使？”

左宗棠一愣，也许是因为刚才说的事把他气
糊涂了，经韦金榜一提醒，这才想起自己原还有
差事交办，而人家还在驿馆等着领差呢。他略一
沉吟，回头对韦金榜道：“等老夫面见太后再说
吧！”

会馆陈星聚的房间里，陈福早早就按吩咐
点上了蜡烛。

陈星聚伏案疾书，看得出来他这次是在写条
陈。

自从接了左宗棠的令牌，陈星聚就利用这段
时间对日本在琉球的一切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根
据日本的国情、民族特点和他们已经显露无遗的
野心，他觉得吞并琉球并不是日本的最终目的，
而和琉球近在咫尺的台湾就极有可能是他们的下
一个目标。因此，他决定把自己的想法和分析上
奏朝廷，以求让朝廷早做准备。

陈福依然在旁边磨墨。他知道自己这个叔父
在写什么，也许他已经劝过，但这时仍然还想再
劝：“叔，再上这些条陈还有什么用？我看那些
大官都怕洋人，就您一个人不怕……”

陈星聚头也不抬呵斥道：“你懂什么？日本
人要占琉球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占台湾，我
就是要上这个条陈，就是要让我朝上下清楚，早
做准备！”

陈福嘟囔道：“你也不是武职，怎么老管这
些事，就不怕……”

陈星聚有些烦了：“不许多嘴！自己早点睡
去！”

陈福只好把没有说出的话咽了下去，应了一
声：“是！”

陈福正要不情愿地退出，忽然身后的门无声

地开了。回头看去，只见一个把自己包裹得严严
实实的人已经进来，并随手关上了门。

陈星聚闻声一惊：“你？”
来人此时已经摘下帽子露出了本来面目，原

来是经过刻意掩饰的韦金榜。
陈星聚见状，猛然意识到可能有重要事情发

生，急忙走到门口四下看了一下又回头对跟到门
口的陈福交代道：“在外面看着，任何人不许靠
近！”

陈福立即正色道：“是！”然后转身出来，并
随手带上了门。

室内，只剩下韦金榜、陈星聚和摇曳的烛
光。

陈星聚欲躬身行礼，却被韦金榜伸手拦住
道：“耀堂啊，出大事了！”

陈星聚一惊：“啊！表叔，坐下慢慢说！”说
着就把茶杯递了过来。

韦金榜接过茶杯来不及喝，又放到了案上继
续道：“日本人打上台湾了！”

陈星聚一凛：“啊？什么时候的事？”
韦金榜道：“就这几天。前不久不是有琉球

的一艘船被刮到了台湾，船上的人在台湾的八瑶
湾上岸，有几个被那里的生番杀了吗？”

陈星聚点头道：“这事我知道，我朝不是派
员去处理过了吗？”

韦金榜摇了摇头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日本人早就对外宣称琉球是他们的一个郡县了，
并且以武力对那里实际操控，琉球尚泰王派人来
朝求救，李中堂请美国的前总统格兰特出面调
停，然而，这个老滑头被日本人收买，不但不制
止日本人吞并琉球，反而向我方提出要分岛而
制。这样，日本人有了美国人撑腰，态度更加强
硬，现在公然登岛，说是兴师问罪！”

听到这里，陈星聚一切就都明白了。
其实关于琉球的事他早有耳闻，虽然他不是

所谓的正途出身，但由进学到中举，十年寒窗、
书破万卷的功夫是必须要下的，再加上在沿海任
职八年，对于隔海相望的台湾、琉球,他还是做
了深入了解的。

“石之有光者”谓之“琉”，“美玉”谓之
“球”。琉球群岛，正是一串撒落在太平洋上的美
玉。琉球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依
东北、西南走向依次由奄美诸岛、冲绳诸岛和先
岛诸岛组成，从名字也能看出它与中国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明洪武五年，琉球中山王察度遣使
来华，琉球正式成为中国的藩属国，此后五百多
年，中国与琉球始终保持着宗藩关系。

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大门，师法西
方列强而迅速崛起的日本一步一步挑战着清王朝
的权威，吞并琉球只是它计划称霸全亚洲的第一
步。

陈星聚把琉球的过往之事在脑海里翻了一
遍，又联想到韦金榜所说日本人已对台湾下手，
实在忍不住心头火起便破口骂了起来：“扯淡！
即便是这样也轮不到他们闲吃萝卜淡操心啊？”

韦金榜道：“是呀！前些日子他们派了使团
来和我朝交涉，硬说我朝管辖不了台湾，现在他
们果然出兵了！”

陈星聚大怒：“欺人太甚！表叔，我这里已
经就日本强占琉球、继而觊觎台湾的野心给朝廷
写了条陈，还请转呈大帅，上达天听！星聚不
才，如朝廷用得着我，我情愿跨海与小日本一
战！”

韦接过陈手里的奏本颔首道：“如果我朝官
员都似耀堂你，何惧他东洋鬼子呀！可恨的
是……不说了，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密送
诏书的人很有可能就在漂至台湾的船上，现在此
人生死不明，康熙诏书不知所踪，如果落入海中
葬身鱼腹还好，要是落入日本人的手里，不但此
证据将从此难见天日，琉球王室怕是也要陷入灭

顶之灾了！”
陈星聚一惊：“那怎么办？”
韦金榜道：“越南战事已经开打，李中堂无

暇分身，所以太后特召左大帅回京专门处理此
事。现在你是除我和大帅之外，唯一知道诏书的
人。大帅准备向太后请命，派你过海，到台湾秘
密寻访，一定要查到诏书的下落，绝不能让诏书
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陈星聚一凛，当即问道：“那我什么时候
走？”

韦金榜起身答道：“等大帅号令！”
这天，随着一声“大帅到”的喝声，左宗棠

已经在韦金榜和其他几位值守官员恭迎下进屋并
坐到了案前。

左宗棠挥手示意值守官员离开的同时，特招
呼韦金榜近前。

韦金榜急忙把茶碗递上：“大帅，今天的御
前会议？”

左宗棠低声道：“虽然在是重塞防还是重海
防的问题上，他李合肥和老夫总是意见相左，但
还就这次他和老夫算是尿到一个壶里了，那句日
本近在肘腋，将成中土永久之患的说辞，还真是
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说到了点子上。圣上已经下
旨，正式筹建南洋水师，北洋水师他老李自己

管，南洋水师则由沈保桢大人领差。这样一来，
我海防力量就强了，洋人若是从海上犯我，就不
容易喽！”

韦金榜附和道：“那是，皇上圣明啊！”见左
宗棠抿了口水，脸色已趋缓和，就势话锋一转问
道：“这么说耀堂的折子？”

左宗棠的脸色忽又变了，把手中的茶碗重重
朝案上一放道：“这个……嗨！别提了，不就是
因为老夫没让罢他的官，又求圣上赏了他个伴贡
使的差，驳了他奕亲王的面子嘛，这下好了，还
没等老夫说话，他就又强先奏报说陈星聚在福建
滥捕友邦人士，给朝局添乱，非坚持给他个挑起
外交争端的罪名……”

韦金榜小心翼翼地问道：“就这样被……”
“开缺回籍！老夫话没出口，圣上就准了他

的奏报，气死老夫了！”
“那您老人家就咽得下这口气？”看左宗棠

正在气头上，韦金榜也不敢再说什么，只好叹了
口气转了话头：“唉！我这个表侄，只知道认死
理，却给您老人家惹这么多不痛快，他呀！”

左宗棠道：“别说了！我就不信一个老成谋
国的人会是这样一个下场！”

韦金榜道：“那还能怎样呢？”
左宗棠长叹一声：“唉！他不是说过要告假

吗？这回就不用告了，老夫已求得圣上恩准，让
他回籍待缺，那就先回去吧，回去陪陪他的老娘
吧！”

“那……”韦金榜还想再说什么，却看到左
宗棠端起了茶杯，就悄悄地退了出去。走出值
房，却听见里边传出左宗棠摔碎了杯子的声音，
并伴着他愤愤的骂声：“奶奶的，这事没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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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战胜
一阵阵秋风卷起一堆堆黄叶，一场场秋雨

带来一丝丝清凉。伴随着秋天的到来，又到了
玉米收获的季节。走在乡间的路上，满眼是望
不到边的玉米田，玉米叶已经发黄变枯，干巴
巴地失去了往日的生机。一块成熟的农田里，
传出马达的阵阵轰鸣声，伴随着卷起的一阵阵
尘土，玉米收割机在欢快地奔跑着，到了地
头，刚刚收获的黄灿灿的玉米粒像一粒粒珍珠
一样倾泻在一大张篷布上。喜获丰收的老乡们
拿着袋子，灌装、扎口、装车，不时响起阵阵
欢笑声。那丰收的笑意，刻满了农家人的脸
庞；那丰收的喜悦，也装满了农家人的胸膛。
这种繁忙而又幸福的场景，一下子把我带回了
儿时的时光。

那个时候还没有实现机械化，一家一户的
几亩玉米全靠人工收获，男女老少齐上阵，忙
碌、欢喜而艰辛。

收秋的早上，天刚蒙蒙亮，大人就开始吆
喝小孩儿起床，准备下地掰玉米。这时，大人
们会反复叮嘱我们这些小孩子，一定要穿上长
袖衣服，要不然玉米叶子会把皮肤划起一条条
红道子，一粘上水钻心地疼。可惜尚未睡醒的
我们只顾着迷瞪，哪把父母的嘱托放在心上。

草草洗把脸，揉着惺忪的睡眼，边啃着馒
头，边打着呵欠，踩着秋露，踏着晨霭，极不
情愿地向地头走去。

太阳刚刚探出头来，野草叶上、玉米叶
上，一颗颗露珠晶莹透明，给万物披上了一件
水灵灵的盛装，平添了几分姿色。风一吹，便
滚落在草丛之间，眨眼就不见了。这很有点唐
朝诗人戴察在《月夜梧桐叶上见寒露》中描述
的“萧疏桐叶上，月白露初团。滴沥清光满，
荧煌素彩寒。风摇愁玉坠，枝动惜珠干。气冷
疑秋晚，声微觉夜阑。凝空流欲遍，润物净宜
看。莫厌窥临倦，将晞聚更难”情景，可惜那
时候只顾抱怨还没有睡醒就让下地干活，没有
欣赏这美景的闲情雅致。

掰玉米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尤其对
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孩子来说，是极不情愿
的。刚开始我们还觉得很新鲜，呼啦啦钻进比

人还高的玉米地里，从玉米稞上把玉米棒向下
一掰，棒子就和玉米株分离了，随手往前面的
玉米堆里一扔，这稞玉米的收获就完成了。嬉
笑着、打闹着、比赛着，隔不太远堆成一个小
堆儿，倒也不觉得太辛苦。家长不时地呵斥着
小孩儿，反复告诫一定要掰干净，要留着点儿
劲，后面的活儿还多着呢。因为玉米稞很稠
密，漏掰玉米棒是经常的事，好在后面还有年
轻力壮的大人拿着农具砍玉米秆，一般都会及
时发现漏掰的玉米棒。

随着太阳渐渐升起，气温也在不断升高。
一人多高的玉米密不透风，闷热的空气简直令
人窒息。汗水像一条条小蛇一样在身上爬来爬
去，因为没有穿长袖衣服，被玉米叶划破的手
臂、胳膊钻心地痛，有几滴汗珠流到了眼里，
难受极了。力气也不像刚开始时那样充足了，
腰酸胳膊疼，胸闷头发晕，这时才真正体会到
了什么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等玉米掰完后，我们这些力气较弱的，就
负责往麻包里装玉米，那些力气大的，负责把
玉米装上架子车。装车也是要技巧的，必须前
面稍重点，后面稍轻点，这样拉车的就可以把
车把抬起来，不那么累；如果后面过重，就会
把车夫架起来，使不上劲拉车。如果车装完
后，发现前轻后重，车把压不下去，大人就把
年龄小的孩子放在车顶上“压把”，由家里最强
壮的劳力当车夫掌把，其他人在车后推着。一
路上，架子车一辆接着一辆，金色的夕阳下，
男女老少的脸上都挂满丰收的喜悦。每当这个
时候，玉米丰收的场景就成了村子里最美丽的
风景，给秋季的村庄带去了生机与活力。

你可不要以为拉回家就算完事了，后面的
任务依然很重。吃罢晚饭，就到了剥玉米的时
候。深秋的季节雨水还比较多，为了防止收回
来的玉米发霉，必须赶紧挂起来晾晒，尤其收
的比较湿的玉米，捂得时间一长就会发热霉
变。因此，连夜剥玉米就成了最要紧的事。

吃罢晚饭，院里亮起灯，一家人围在玉米
堆周围，小孩剥玉米，大人扎“辫子”。剥玉米
和扎“辫子”看起来简单，其实也是有技巧
的。就拿剥玉米来说，把外面的老皮剥掉，还

要留几层嫩皮扎“辫子”用，一不留神就会把
玉米皮全部剥掉，就没法扎“辫子”，只好摊开
晾晒，既占地方，又费时间。最难的还是扎

“辫子”，这个活儿一般都是有经验的大人干。
左手抓住两个玉米皮，右手再拿起两个，像小
姑娘扎辫子一样编在一起，但不能编完，还要
留一部分，和另外的玉米棒编在一起，力度一
定要到位，否则就会脱“辫”，那花的功夫就更
大了。有经验的大人常常编得飞快，眨眼间一
人长的玉米“辫子”就扎好了，然后挂在屋檐
下或搭好的架子上，慢慢地等着晒干。有时为
了赶时间，常常要干到深夜，剥得两手发疼，
昏昏欲睡。架玉米垛也得讲技术，一层一层向
上垛起，转圈的都是玉米穗朝外，风刮不倒，
雨流不进。金黄的玉米棒子，颗颗粒粒像珍珠
般排得整整齐齐，煞是诱人。那些“脱光衣
服”浑身光溜溜的玉米棒子，就在太阳好的天
气里拿出来，摆放在自家的场院里晒。晒干
了，就开始进行脱粒。那时候没有机器，全靠
人工一粒粒剥下来。先用冲子 （一种辅助剥玉
米的工具） 在玉米棒中间冲开一条缝，然后就
好剥多了，还可以用已脱完玉米粒的棒骨帮衬
着剥。剥下来的玉米粒装袋背到场地上，晒干
了收入粮仓。玉米棒骨堆在柴棚里，是农家做
饭烧火的好材料。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和推广，现在大部
分农户都采用机械收玉米，有的甚至在地头就
把玉米卖给了玉米贩子，再也不用剥玉米、晒
玉米了，那种秋收的忙碌和辛劳，也渐渐成了
儿时的记忆。

但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对收玉米有着太多
深刻的记忆。一垛垛高大结实的玉米秸秆，一
个个丰润饱满的玉米棒子，里面不知浸透着父
母多少汗水和付出。一年四季，他们面朝黄土
背朝天，辛勤地劳作，默默地耕耘，再苦的日
子，有了玉米这些农作物的交替成熟和丰收，
生活就有了滋味和盼头，生命也就在这碎琼乱
玉般的感动中越过越瓷实，越过越踏实，正是
有着这样一群甘于付出的默默无闻的耕耘者，
我们的国家才有了发展的基础和底气，我们的
中国梦才有了实现的信心和希望。

玉米飘香农事忙

秋意浓。 本报记者 王庆建 摄


